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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言壮语皆灰色， 心碎方知肝胆连。

约定践行虽一刹， 无边大爱越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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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三年级的时候， 语文老师将

《三国演义》 列为课外阅读书目， 对于

认字不多的她， 读这样一部文白夹杂

的 “名著” 是有相当难度的。 结果可

想而知 ， 书没有翻上几页便合 上 了 。
想想自己与她年纪相仿时， 是通过听

书才知道三国故事的。
“听书”， 这是我们家乡的说法。

最早接触评书， 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听的第一部大书应该是 《岳飞传》 吧。
那时电台里只在午间播放评书， 而幼

儿园里是没有广播可听的。 所以每星

期其实只有周日才能听到一次， 但慷

慨杀敌的故事、 刘兰芳那铿锵的气势、
连珠炮似的讲述已足以将一个孩子迷

住了 ， 尤其是爱摆弄枪棒的男 孩 儿 。
然而在那个年纪， 书里的很多事情是

无法明了的， 况且还缺了周一到周六

的内容 。 听书的时候是不能提 问 的 ，
否则要被瞪眼或训斥的。 只有在一句

“明天接着讲 ” 之后 ， 大人才 会 理 会

你。 外公是个会说故事的人， 他总能

将前一个星期的内容绘声绘色地简述

一遍， 还会解释什么是 “护心宝镜”、
何谓 “粉底快靴”。 现在想来， 这大概

与他年轻时爱去戏园子看戏， 见多识

广有关系吧。
比较完整地听完 《岳飞传》 应该

是后来的事儿了， 似乎是在本地电台

里重播的。 那会儿也上了小学， 因为

离学校近， 每天中午回家吃饭。 父亲

总是早早地把饭菜端上桌， 两人很快

把饭吃完， 就等着广播里那句 “书接

上文”。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父子两人

各自躺在床上， 谁也不说话， 屏气凝

神听着电波里跌宕起伏的故事， 大概

只有牛皋的插科打诨和金兀术的气急

败坏才会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最后笑

死的居然是牛皋， 也是定数了！
之后又听了 《杨家将》， 应该就是

田连元先生的版本。 说起来， 东北真

是个出评书艺人的地方， 后来又冒出

了一大批小品演员， 这应当跟地域文

化有很大的关系吧？ 套用一下丹纳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 大概是因为东北

地区冬季漫长， 天寒地冻， 大家坐在

家里的炕上没事儿 “唠嗑”， “口才”
也就日益练了出来吧。 在那个没有现

代媒介和娱乐方式的时代里， 会 “说

故事的人” （本雅明曾有一篇文章就

用了这个标题） 一定是受人欢迎和尊

重的。
“言归正传 ”， 回到 《杨家 将 》。

与 《岳飞传》 说到三分之二处 “风波

亭父子遇害” 不同， 《杨家将》 开篇

不久便让听众面对 “人间惨剧”， 杨家

一门忠烈牺牲大半， 作为小听众的我

几乎一个多星期闷闷不乐！ 殊不知这

正是故事的另一种讲法 ： 低开 高 走 。
之后杨家扳倒潘家， 复仇成功， 六郎

退居二线 ， 新生代上场 ， 高潮 迭 起 ，
到 了 穆 桂 英 挂 帅 大 破 天 门 阵 ， 更 演

绎 出 一 场 女 性 英 雄 的 狂 欢 。 真 是 出

人意料 ！
虽然刘兰芳和田连元给了我评书

的启蒙， 但听了单田芳和袁阔成的评

书后， 才知道山外有山。 刘与田说话

太急， 随着阅历的增长， 我渐渐悟出

说故事还是要慢一点得好。 单与袁的

评书好就好在不徐不疾。 听了这么多

年书， 我总在问自己， 他俩可否比个

高下？ 似乎很难决断。 单拿两人说的

《三国》 相比， 袁先生在单先生之上。
在这部书上， 袁老是下了功夫的。 仅

以 “舌战群儒” 和 “上出师表” 这两

段为例， 袁先生的表演声情并茂， 挥

洒自如。 对于这部书而言， 他那洒脱

儒雅的风格再适合不过。 早年间他也

创作过 《烈火金刚》 这样的现代评书，
虽说那是时代的需要， 但前后期风格

差异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的， 到了

晚年， 袁先生的评书更加从容不迫了，
《三国演义》 也成了他的巅峰之作。

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单田芳老先

生的意思， 恰恰相反， 更多时候， 我

更 爱 听 他 的 作 品 。 何 故 ？ 年 少 时 听

《岳飞传》、 《杨家将》 总觉得热血沸

腾， 书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绪

特别浓厚。 细细想来， 这些作品是有

教育作用的。 单老晚年的几部大作品，
例如 《白眉大侠》、 《童林传》 等， 虽

然其中也贯穿 “正义战胜邪恶” 的主

题思想， 但其娱乐性明显高于前文所

说的几部评书。 可以看出， 单老先生

在创作时借鉴了流行武侠小说的很多

元素， 尤其是在情节设置和武打描写

方面大大突破了传统武侠评书的窠臼。
我最喜欢的是他作品中的人物 对 白 ，
十分接地气， 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俯

拾皆是。 不管什么时候， 听上一段单

老的评书， 总是让人十分放松。 他那

独特的嗓音 （据说是嗓子出了 问 题 ）
也是加分项， 医学俗语中有 “烟酒嗓”
一词， 对于曲艺演员来说未尝是坏事

儿， 现在流行音乐界也颇有些歌手是

以此为标志的。
还有一类评书我越来越喜欢， 比

如扬州评话的王派 《水浒》。 当然王少

堂老先生的评书我是无缘得闻的， 我

听的是他的孙女王丽堂女士说的 《武

松 》 和 《宋江 》， 据 说 她 得 了 祖 父 和

父亲的真传。 说实话， 年轻时是不太

懂得欣赏这一派说书风格的， 原因是

“节奏太慢”！ 宋江上楼杀阎婆惜， 按

每天说一回半个小时计算， 上个楼就

用了十天半个月， 宋江在江州法场上

跪 了 两 个 月 ， 那 个 令 人 心 焦 ！ 可 现

在 重 听 ， 却 觉 得 越 来 越 有 滋 味 。 那

些劫法场的各路英雄在路上、 客栈里

的各种遭遇与故事主线毫不相干， 这

些枝蔓的情节却充满了人情味和 “社

会知识 ”。 在过去那个媒体不 发 达 的

时代， 四处谋生的说书人就是 “流动

的大众媒体 ”， 传播着各种讯 息 和 知

识。 茶馆里的本地看官可以足不出户

增长见闻， 日后外出时可以按照说书

人的建议提防各类坏人和骗术。 而那

些看似边缘的角色 （酒保、 伙计、 船

夫 ） 一 个 个 塑 造 得 活 灵 活 现 ， 只 有

上 了 年 纪 阅 人 历 事 渐 多 了 才 能 体 会

出这些人物刻画得那么入木三分。 这

样的世情和人情是在 《岳飞传》 这样

的主流叙事中无法听见的。 另外一位

老 艺 术 家 连 阔 如 曾 经 写 过 《江 湖 丛

谈 》， 里面的那些见闻恐怕也 只 有 四

处跑码头、 同为 “江湖中人” 的说书

人才能记录下来吧。
听书于我而言， 不仅仅是娱乐而

已 ， 虽 然 最 初 的 确 是 如 此 。 大 学 里

《文学概论》 课上介绍各类文学理论流

派， 比如结构主义、 原型批评……老

师例举的那些世界名著我大半没有读

过， 仗着一点点悟性比对那些听过的

评书故事， 倒也严丝合缝， 屡试不爽。
那 些 形 形 色 色 的 故 事 不 就 是 围 绕 着

“复仇” 母题展开的么？ 各种评书里不

也藏着种种结构？ 樊梨花和穆桂英的

故事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即便是书里

的人物也都是极具类型化的。 几乎每

一部书里都有类似于牛皋和程咬金这

样外粗内细、 活跃气氛的 “福将”。 而

人物性格似乎也是可以家族遗 传 的 ，
例如白玉堂之于白云瑞。 当然也有特

例， 比如 “草包” 徐庆与足智多谋的

儿子徐凉有天壤之别。
今天我也俨然在讲台上教起了文

学， 有时忍不住拿自己熟悉的评书中

的例子解释 “结构”、 “类型”、 “典

型” 这些概念。 然而近些年发现这招

越来越不管用了， 因为那些对我而言

耳熟能详的故事， 学生们已经越来越

隔膜了。 这已经是读网络小说的一代

人 了 ， 而 这 些 作 品 我 却 大 多 没 有 读

过， 自然无法信手拈来。 但以我对时

下几部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的观察， 依然可以寻得传统评书套路

的踪影。
有了网络资源， 听书不再受时空

限制。 那种每天全家围坐定时收听的

仪式感不在了， 那种错过一集的失魂

落魄没有了。 更重要的是， 那种童年

经历再也无法体验了。 记忆中， 评书

总是有着一股奶油冰棒的味道。 那是

因为夏日午间， 听完评书， 迷迷糊糊

地走在上学路上， 满脑子里想着接下

来的书会怎样。 路上遇见小伙伴， 分

享着感受， 为了一个人物而争执不休。
走到大院门口， 总会买上一根五分钱

的奶油冰棒， 那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细微之妙，何止草木
李 辉

何频的随笔 ， 基 本 发 表 于 报 纸 副

刊， 未曾谋面之前， 感觉自己好像已经

很熟悉他了。
能写随笔的作者不少， 如要形成鲜

明个人风格和特点却颇为不易， 不过，
这对于何频似乎并不难。

何频有独特的写作领域， 尤以擅长

写草木而著称。 读过他的不少草木篇章，
吃惊于他对众多植物长期、 广泛、 深入

的研究。 春来秋去， 花开花落， 他细心

观察与体味， 描摹草木的萌生蔓延， 写

透人与草木之间的冷暖互知， 写天地间

弥漫充沛的声气相通。 他的笔下， 生生

不息的草木， 漫溢浓郁文化韵味， 醇厚

而醉人。 写此类文章， 最需胸间学识、
体察细微和笔下功力， 何频三者兼备，
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收放自如， 因此，
足以形成与众不同的个人随笔格局。

随 笔 历 来 是 报 纸 副 刊 的 顶 梁 柱 。
这些年来 ， 不少报纸副刊都有 减 少 与

调整 ， 殊不知 ， 在互联网 、 微 信 等 新

兴 传 媒 渗 透 于 每 个 人 阅 读 空 间 之 际 ，
副 刊 的 优 势 其 实 才 更 有 展 现 的 可 能 。
铺天盖地的新闻爆炸面前 ， 副 刊 需 要

沉稳 ， 需要为读者提供足可让 他 们 静

下来细细品味的高质量作品 ， 这 才 是

报纸副刊应有的生存之道 。 经 与 大 象

出版社商量， 从 2016 年开始， 我策划

出版一套 “副刊文丛”， 计划将上世纪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报纸副 刊 的 作

品 ， 按照精品栏目系列 、 作者 与 副 刊

编辑的个人文集系列， 分别编选出版。
我的设想 ， 争取用十年左右时 间 ， 出

版二百 种 左 右 ， 留存副刊精品 ， 留存

读者的美好记忆， 那该多么可观！ 在编

选第一批图书中， 我首先想到几位副刊

作者， 何频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年， 何频主要在 《文汇报》 和

《南方都市报》 副刊上开设专栏， 另有

少量文章发表于 《人民日报 》 副 刊 等

处 。 承蒙何频不弃 ， 他很快编选 这 本

《茶事一年间》 寄来， 并嘱我写序。 他

说， 我们同年出生， 经历相似， 兴趣相

似。 兄台之命， 不能不听。
这本 《茶事一年间》， 全部发表于

《文汇报》 “笔会” 副刊。 书中 《茶事一

年间》 一文， 写一年之间， 四处访茶、
问茶、 品茶， 人文景象， 婉转铺陈， 尽

在其中。 以此为书名， 平淡而悠远， 质

朴而隽永， 颇能体现何频文章的特点。
何频写过一则随感 《看草归 来 》。

文中所述， 可以从中感受他为何不愿疏

忽那些大自然的细微之处， 因为， 所谓

细微的事物， 最能触动他， 也最能让他

感悟细微之外无限丰富的情怀。 用他的

话来说， 那是 “茂盛和神奇”， 面对细

微， 他 “无法无动于衷”：
隙地有白茅草开花， 抽柔细白绵一

片。 龙葵开小白繁华， 小白酒草蕾大亦

渐次开小毛球花。 一地夏草才青青密布

就生漏洞， 因为路边有早于小麦而熟的

野燕麦成片枯死发白， 黑麦草的穗条亦

干而枯竭。
我这么仔细 地 关 注 野 草 是 太 琐 碎

了！ 不， 野草或杂草是不容忽视的巨大

存在， 人们怎么也不能绕开野草。
面对生生不息的杂草展示的茂盛和

神奇， 我无法无动于衷。
隙地看草归来， 我回到院里， 看见

墙角有一株苦菜， 花后扯了一点白絮，
另有一株是刚刚出生的新苗。

（《看草归来》）
细微之妙， 何止草木？
《茶事一年间》 中的不少篇章， 何频

写文坛掌故与前辈文人。 他与这些前辈，
或见过面， 或只是书中相识。 如写草木

一样， 他不求大的叙述， 而是于细微之

处写人的一颦一笑， 笔下细节看似平淡，
反比过多的渲染更有表现力， 更能呈现

前辈的淡然。 譬如， 《微信里的董鼎山

和黄宗英》 一文， 何频写在郑州越秀讲

座期间， 与冯亦代、 黄宗英两人的见面。
听完讲座， 他去宾馆拜访， 带去二人黄

昏恋之际出版的合集 《归隐书林》， 请他

们签名留念。 文章结尾， 干净利落：
与他们告别的时候， 我把小本子落

下了还不知道。 第二天， 家里电话响了，
原来是黄宗英先生从我的本子里面发现

电话号码， 直接打过来的。 她让我过去

取， 并一再声言， 不许我叫他们老师。
（《微信里的董鼎山和黄宗英》）

有意思的是 ， 何 频 想 到 写 这 篇 文

章， 与二零一五年四、 五月间他读到的

两个微信有关 。 第一条是四月 二 十 四

日， 他的弟弟在纽约看望董鼎山之后所

发微信； 第二条是五月二十八日我在上

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所发微信。
多年前， 第一次收到何频的信， 才知道

“何频” 是笔名， 本名为赵和平， 而他

的弟弟赵武平我早已认识， 曾是北京有

名的出版策划人。 读这篇文章， 我又回

到远景之中。 难忘九十年代， 一次董鼎

山归国， 我陪他去北京小西天看望冯亦

代、 黄宗英； 难忘二零零一年， 我在纽

约董鼎山带我去逛旧书店。 十多年来，

每次到上海看望黄宗英之后， 我都会给

董鼎山发去邮件和照片， 他很快回复，
为之高兴。 如今， 斯人已逝， 再也收不

到老朋友的消息了。
何频写这篇文章， 其实另有一层含

义： 对董鼎山、 黄宗英表达一种敬意。
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 一位在纽约， 一

位在上海， 晚年依旧在副刊开设专栏。
在何频心中， 这是一种缘分， 一种难解

难分的副刊情结。 他这样评点两位前辈

的副刊文章： “董鼎山和黄宗英的副刊

小品， 是智者对流行世情的从容点评，
每篇只有一鳞一爪， 但过来人的一颦一

笑， 睿智与机智俱在其中， 貌似平淡却

不乏味。 ‘春蚕到死丝方尽’， 绵绵之

力 ， 一笔一画 ， 洋溢着他们对 读 者 的

爱， 却透支着他们年迈的心力。” 这段

文字， 虽是说前辈， 可是我倒也觉得不

妨将之视为何频对随笔写作的理解和经

验谈， 一种他所企盼达到的境界。
与写草木的细微之处一样， 何频对

人的理解 ， 也能于细微处辨析 文 人 差

异 ， 在纷繁掌故里看易被忽视的 另 一

面。 他写施蛰存和张伯驹成为 “右派分

子” 之后的交往， 颇耐读， 足可看出他

的观察之细， 体会之深。 两位前辈， 相

差七岁， “南辕北辙， 本不同类， 但二

人后来惺惺相惜， 声气互通， 这缘于二

人天性相通 。” 我很欣赏 “声气互通 ”
四个字， 把文人间之所以能够相通的情

怀， 表述得极为准确而富有诗意。 他读

掌故， 读到张伯驹的另一面： “貌似散

淡的张伯驹 ， 偶尔也有金刚怒 目 的 时

候。” ———体察草木之人， 体察人心与

人性， 均在细微之妙。
草木与文人 ， 在 何 频 这 里 浑 然 一

体， 都是他眼中的景象， 都是他以此感

受世界的对象。 在这种体察、 描摹、 叙

述过程中， 他变得更沉静、 充实。 有他

的随笔， 读者不会寂寞。
的确， 前辈文人在何频眼里， 如同

草木一般具有丰沛生命力。 他写姜德明

的爱书、 藏书， 文章题为 《一棵旺盛而

又安静的树》。 这题目， 真好。 一个又一

个文人， 一株又一株草， 一棵又一棵树，
安安静静， 不事张扬。 草木悄悄萌发，
慢慢成长， 蔓延出一片茂密森林……

完稿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 北京

蓝屋里的青春岁月
谢京辉

最近， 接到一位二十多年前 、 曾

经在团市委一起工作过现定居海外友

人的来信， 问到了陕西南路团市委机

关这幢楼的往事， 不禁浮现出当年在

蓝屋里的那些青春岁月、 那些激情燃

烧的情怀……
陕西南路一向以人文气息浓郁闻

名于世。 如其 30 号系马勒别墅， 与红

房子西餐馆隔路相望， 因玻璃折射的

蓝光被美誉为蓝屋。
蓝 屋 的 前 身 为 犹 太 人 马 勒 居 所 ，

挪威哥特式的建筑灵感是其女儿梦里

所遇， 楼道之间似通非通恰似少女变

幻莫测让人难以捉摸， 楼梯、 扶手精

雕细琢宛如一件摆件， 房间西洋装饰

别具一格， 映入眼帘的是： 天花板的

画梁雕栋， 护墙板的拼花图案， 柚木

地板的花纹图形铺设， 灯具造型更是

装点出了华丽， 甚至卫生间也是用马

赛克贴出不同的风格， 这些分布在形

状不同的三个楼层 116 间房间和走道

中， 房子钟楼里还夹藏着三四个房间，
整幢房子的每扇窗户透着灵气， 房间

的每处都让人百看不厌。
除了房屋， 大花园和后花园更是

衬托了建筑的美丽， 绿油油的草地配

上建筑轮廓， 好比一幅田园风光的油

画， 吸引了很多影视剧在此拍摄。 主

建筑的后面有座二层高的附楼， 楼里

十 多 个 房 间 ， 应 该 是 下 人 们 居 住 的 ，
在主楼与附楼之间是一座能够停放四

五辆小车的汽车间， 穿过附楼首先见

到的是 6 间连排的马厩， 马对房子主

人是有特殊意义的， 正是赛马让其赢

得了连同蓝屋在内的财富， 这种感情

在大花园留有一匹石头马为凭， 也许

后花园是用来放马的。 虽然这些后来

被 改 造 成 了 机 关 的 办 公 室 、 阅 览 室 、
食堂、 宿舍、 招待所、 浴室， 但是当

年的痕迹依然可见， 可以想象马勒一

家在此生活的情景。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 上海首

任 市 长 陈 毅 将 此 留 给 上 海 的 年 轻 人 ，
作为上海团市委机关继续青春寻梦之

路。 当年一批二十多岁来自部队 、 地

下党、 农村、 企事业单位的一百多位

青年人经过组织挑选在此从事青年工

作， 蓝屋成了上海青年的地标。
蓝屋成为团市委机关后 ， 每间房

子安排给了各职能处室， 进门走过大

厅是学校部、 权益部， 翻过楼梯是少

年 部 ， 拾 级 而 上 在 二 楼 的 是 青 农 部 、
市区部、 组织部， 走过楼道是宣传部，
登 上 三 楼 是 办 公 室 ， 对 门 是 研 究 室 ，
到底才能发现青工部。 钟楼里被安排

了 《团的生活》 杂志社， 这些人数不

多的处室， 开展各种活动的能量却不

小， 担当起了组织、 协调、 策划全市

上百万青少年活动的责任， 可以说蓝

屋记载着半个多世纪上海青年史 ， 满

载着一代代人青春年华， 那些曾经在

此 度 过 青 春 岁 月 者 一 定 不 会 忘 记 了 ，
那些带有时代特征的活动和激情。

蓝屋也是笔者工作过九年的地方。
从基层来到团市委青农部工作是一个

大转折， 青农部的办公室窗口正好面

对着门房间， 窗户无论什么角度视觉

效果出奇的好， 木门、 钢窗、 护墙板

非常柔和协调， 房间的保暖效果极佳，
虽朝北也不感到寒冷。 在团市委青农

部工作期间， 办公室成了郊区信息汇

总地， 每逢重大事情必须及时准确上

报材料、 准确无误地传达精神， 当时

通讯不发达， 必须用老式手摇电话通

知到 210 个乡镇团委， 每次打电话需

要花上三四天时间， 有时一次打不通，
连续几天打， 有时晚上还要接着打电

话。 虽说打电话并不复杂， 但连续干

确实很烦很累。 可是， 打电话是当时

唯一的最快的联络工具 ， 也是机关干

部的看家本领， 有时直线 、 总机一起

上， 养成了电话号码过目不忘的记性。
打电话虽琐碎， 也锻炼培养了自己的

耐心和恒心， 同时， 建立与基层团干

部们的特殊感情保留至今。
对蓝屋的进一步感情始于管理这

幢建筑， 1990 年奉调办公室开始了对

蓝 屋 的 管 理 ， 因 房 屋 属 于 保 护 建 筑 ，
丝毫不敢懈怠， 特别是有过房屋大修

的 经 历 ， 加 深 了 对 蓝 屋 的 每 寸 瓦 片 、
史料的了解， 比如， 在陕西南路上 90
米长的耐火砖围墙， 精工细琢 ， 据说

工人每天只能砌十六块砖 ， 足见工匠

精神， 屋顶是用铅铸成的 ， 可以耐高

温， 防腐蚀， 房屋的桩头是用木头打

造的， 浸在水中百年不腐 ， 花园草皮

是英国进口的老虎草， 可保四季常青，
还发现了暗藏的保险箱 。 记得蓝屋大

修期间， 突遇雷暴雨， 当时屋顶全部

被掀开， 盖上油毛毡也盖不住倾盆大

雨， 无奈机关紧急动员， 书记、 部长、
机关干部一起上， 大家用身体硬是保

住了大楼不被雨水冲入 ， 守住了蓝屋

的安全， 每个人几乎成了落汤鸡……
面对困难， 所有的人齐心协力 ， 不分

彼 此 ， 这 是 蓝 屋 里 的 人 的 优 良 传 统 ，
也是造就未来人格的重要方面 。 经过

四年多的打理， 让人欣慰的是蓝屋完

好无损， 有了继任者。 虽然过了二十

多年， 上海团的事业也早就超越了蓝

屋时代， 但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蓝屋

的往事。

说“约定”
东楼先生

2016 年 9 月 13 日， 上海海事大学

孙嘉元同学捐献造血干细胞， 用善举挽

救白血病人生命。 一川作 “约定” 诗并

挥毫礼赞， 在这种生命约定面前， 一切

豪言壮语皆成灰色， 故诗人庄重地推出

颇富哲理的首联： 只有为他人把心操碎，
那有如 “两昆仑” 的肝胆才能与大写的

“生命” 相通， 相照， 相连。 这是一个把

“心” “肝” “胆” 诗意联盟的佳句。
二联， 聚焦践行 “约定” 的 “一

刹”。 嘉元同学的大真、 大善、 大美如

星汉灿烂， 若出沧溟， 言辞难以尽述。
故一川将诗眼凝视于实行捐献的一刻。
这一刻， 只能以生命体察生命， 华彩而

又寥廓， 如梦如晤， 并不细数 “星斗”
几多， 唯一的感受便是超越云天的无边

无际的大爱！ 一川运用了 “审美模糊”，
给人们留下许许多多的心驰神往。

最伟大的约定， 献给 “万聚一收”
的 “践行”。 生命， 在一点又一点浪花

中迸发！ 沧海幸甚。

序跋精萃

约 定
一川 诗/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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